
本报地址：
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18005502677 18655080888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刷

2025年 7月 30日 星期三
清 流3 □本版责编：陈姝妤 □版式：徐 岩 □校对：陈志璇

□电子信箱：qingliuwenxue@126.com

●诗韵潮声●

●生活札记●

●烟火清欢●

●阡陌流年●

夏

荷塘绿影长，碧水煮骄阳。

紫燕窃私语，何时纳沁凉？

雨

久居甘露台，忽报旱成灾。

田野帘飞瀑，莫嫌迟晚来。

风

遥闻赤热来，奉命下瑶台。

驾雾清凉送，婆婆笑乐腮。

五绝三首
□陈国斌

小城的悦声，最初是从早上的鸟鸣开始的。这些早起的家
伙，大约在凌晨四五点钟就陆续开唱了。它们是黄莺、喜鹊，还
是其他什么鸟？我不知道。反正是清脆悦耳，有旖旎的小调，也
有大嗓门的合奏。歌声更像是一场演唱会，等真的睁开眼，耳畔
唯有麻雀的叽喳声。而阳光，尤其是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幔安谧
地印在墙上，仿佛褪了色的抽象水墨画。

我住的地方，是城市的最中心。作为一个生于农村，且已经
在城里生活了近40年的乡下人，每天一睁眼，我都竖起耳朵，仔细
聆听。我不想说满街的汽车，像怪异的甲虫一样，穿行于林荫底
下，在城市的绿色血管里蠕动，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种机器声音。

我想说的是来自底层的声音，譬如城中村。它们犹如城市
不规则的胎记，藏在某个不易察觉的部位，这些房子大都是二层
或者三层，屋檐黑魆魆，院前屋后往往种了树，通常是柿子或石
榴。每天天不亮，这里便有早起的声音，他们是城市最勤劳的一
群人，有人骑着三轮车，装满菜，突突地赶往菜市场；有人架起锅
灶，在十字路口或某个小门面摆开，红红的火苗，吱吱作响。热
气腾腾的豆浆和油条，以及萦绕在城市的烟火气，便在他们的忙
碌中组成最温暖的小城生活画卷。与他们相伴的，是天空中传
来的另外一种声音，抬头一看，一群鸽子拖着尖利的哨响，一会

东、一会西，在小城的上空表演着杂技。
而朝阳初升的公园，是小城人热爱生活的缩影。每天天一

亮，琴声、鼓声、唱歌声如约而至，此起彼伏，扩散开来。跑步的、
遛狗的、打太极的、打羽毛球的，形形色色，三五成群，四六一伙，
享受着清晨的清凉与快乐。年纪大点的男男女女跳累了，便三
三两两地坐下休息，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天南地北地侃。侃到开
心处，时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惹得散步路过的行人驻足观
看，好不热闹。锻炼完，就去附近的菜市场转一转。说是菜市
场，其实就是路边集市。在那里，人声有些嘈杂。能买到顶着黄
色花朵的大倭瓜、五香味的干豆腐、河里捞来的肥河蚌、田里逮
来的泥鳅，以及你在超市里绝对见不到的乡野食材。摊主通常
是白胡子老头或豁牙老太，他们声音不高，但笑眯眯地匀着秤，
会主动给你抹掉零头。他们都会用微信或支付宝收款。

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片楼房内发出的各种声音，谁来了，谁走了，
谁家最勤劳，谁和谁又开始吵架了，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演
绎着普通人的生活，简单又复杂。到了双休日，尤其是临近中午，小
区内家家户户窗户敞开，忽大忽小切菜的砧板声以及煎炒烹炸声，
交替进行，一瞬间，小城的烟火气息闪烁着、美妙着。偶尔有收废品
以及铲刀磨剪子的声音，在楼群之间回响着，音色洪亮。

没事的下午，走进书店，这是另外一种声音。与街上喧闹而
吵嚷的声音不同，轻微悦耳，不易觉察。随手拿起一册书，倚靠
着书架，细细的翻书声，让一下午的时光都美好而有味道。此
时，不用张望，不用环顾，不用沉吟，心如止水，不急不躁。读累
了，来到书店旁边的理发店理个发。店里只有师傅一人，负责洗
剪吹烫。而店里永远都是“斯拉斯拉”理发剪的声音。他不仅手
艺好，价格低廉，也是个对世事极为通透的“哲学家”，我们聊着
身边性情迥异的人、听闻的事，以及那些处在迷雾中的国际风
云，常常开怀大笑。

到了晚上，最好的去处便是河畔了。那条叫作南湖的内城
河，流淌了不知多少年，河边蔓生着花草，水里闲游着水鸟，我按
时欣赏它的晨景和夜景。在河边散步，会遇到很多熟人，除了脚
步声外，还有晚风轻轻地拍打着河水的心声，时而重时而轻，仿
佛女子吐气如兰般。尤其夏天的晚上，水声、脚步声以及交谈
声，都带着清凉。

如果夜里下起小雨。雨的声音，则是城市的另外一种催眠
曲，她与乡村不一样。乡村是那种檐雨，慢而有节奏；城市的夜
雨，滴滴答答的声音，虽然有落寞感，但始终敲打着心灵，让人永
远怀揣梦想并热爱着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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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盆架奏响生活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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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射击场 豪情满腔

卧倒瞄准 扣动扳机

弹道弧光 优美漂亮

靶心开花 笑脸绽放

凯歌在枪口上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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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隆砰砰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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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充满力量

再行一个军礼

看军旗高高飘扬

我多想
再穿一次军装
□江祖耀

小时候的夏天清晨，我拎着篮子去菜园摘豇豆。几乎一夜时
间，豇豆挂满竹架。细的腌咸菜，粗点的红烧，老豇豆在饭锅里干
蒸，小孩把它套在脖子上，一粒一粒抠豆子吃。早上两碗干饭，一
碗稀粥，就着一根酸豆角，我能呼呼地吃完。

岁月流转，又到夏季，母亲从菜市场买回好几斤细细长长的嫩
豇豆。我跟母亲打趣道：“这回能成功吗？”母亲答道：“总要多试试。”

母亲不擅长腌小菜，她的说辞是自己的手不行，“有人腌菜
鲜，有人腌菜烂”。她认为是自己手心多汗，导致每次腌的菜都无
端发霉烂掉。父亲在世的时候，腌菜的活都是他包圆。冬天腌雪
里蕻，需在冷水里一棵棵洗净菜叶，一棵棵切碎，撒盐揉搓，封入
瓷坛。雪里蕻烫锅子，极鲜美。母亲一面佩服父亲的腌菜手艺，
一面享受甩手掌柜的悠闲。

吃不到父亲的腌菜了，母亲就只好自己学着做。但不知为
何，母亲无论腌什么菜都酸苦，无法下咽。可能她腌菜的时候心
里酸苦，心里酸苦的人是做不出好菜的。但母亲有股不服输的劲
头，她照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一步步学做，严格按照食材的配方

比例，像小学生一样认真，终于做成了一道韩国泡菜。泡菜脆嫩，
酸甜可口，红白萝卜颜色也好看，我们觉得比外面卖的都好吃。
母亲很兴奋，她说自己戴了一次性手套，很卫生，腌菜罐子也是高
温消毒，没有一点生水，所以才取得了成功。

这回腌豇豆，母亲用的是老法子。豇豆用细盐抹匀，加入适
量盐水，密封即可。青绿的豆角在盐水里慢慢浸黄，变色后就能
吃了。上次放盐过多，豆角过咸，这次她放盐很谨慎。我很期待
地捞出一根，直接咬了一口，“妈耶，酸倒大牙！”很明显，盐又放少
了。母亲很沮丧，难道又要倒掉这一坛子腌菜？突然她灵机一
动，从冰箱里翻出一盒干虾米，把咸豆角切成碎丁，拌入虾米、姜
丝，用香油爆炒。一盘咸豆角金黄油亮，酸豆角不那么酸了，竟然
变得爽脆微酸，很刺激食欲。正好我感冒后没有胃口，嚼一粒酸
豆角，喝一口米汤，出一身热汗，通体清爽。

母亲终于复制出了父亲做的咸菜味道。我家的餐桌上时常
有这样一碟酸豆角，它让我觉得，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有些滋味，
不曾改变。

酸豆角
□王晓燕

七月，暑气把院子蒸得发
亮，茉莉却在此时开了。白朵
藏在浓绿里，像谁把碎月撒进
叶间，风一过，香气先漫出来，
再 慢 慢 渗 进 窗 棂、书 页、发
梢。那味道不甜不烈，只带着
一点凉，像井水湃过的瓷盏，
触手便静。

江南旧宅，多半有它。粉
墙黛瓦间，一枝探出，整条巷
子便活泛了。早年间，卖花人
挑担穿巷，一吆喝，姑娘、媳
妇、老太太都掀帘出来，买三
两朵，有的簪鬓，有的夹书。
花小，却压得住闷热，也压得
住浮尘。

宋人杨万里说它“娇羞不
肯入盘盂”，的确如此。供在
案 头 ，它 局 促 ；任 其 长 在 枝
头 ，它 倒 自 在 。 风 来 ，它 点
头；月照，它吐香；无人看，它
也开。这份不讨好，让它有
了“骨头”。

外婆叫它“玉玲珑”。傍
晚，她端着搪瓷盆，踮脚掐花，
只取半开，说全开就老了。第
二天清晨，我书包里便多了一
方手帕，里面裹着三五朵，走
一路，香一路。那时只道是好
玩，如今才知，她把清风递给
我，也把“做人要干净”的叮嘱
藏给我。

文人爱它。白居易折两
枝，叹“不似人间有”；李渔干脆
拿它熏茶，说茶味被它一提，竟

带出山泉气。他们爱的，是那一股不肯随流俗的静气。
任窗外车马喧阗，它只管开自己的，像深山里读书的小
童，听见雷声，也只翻过一页。

它的花期短，一朵只开三两日，可它不急，谢了，新的
骨朵又接上。像老匠人做活，不紧不慢，日日有交代。于
是整个七月，院子始终浮着一层薄香，像给暑天披了纱，
再毒的日头也被它滤得柔和。

旧时女子簪花，茉莉最相宜。乌发间一点白，走路
时，香便在后颈若有若无，自己闻不到，旁人却忍不住回
头。那一点小心思，比胭脂更久长。如今街市也有卖，用
细铁丝串成镯子，买一串，香一个黄昏。次日清晨，花瓣
发黄，香气却留在腕上，像不肯散场的戏。

茉莉的香，是熬出来的。烈日越毒，它越清醒；人声
越杂，它越安静。它不借颜色取胜，白得几乎寡淡，却用
气味说话——不是命令，只是告知：我在这里，不吵，也
不走。

我想，人若像茉莉，便不怕酷暑，也不怕寂寞。不必
艳压群芳，只需在自己的枝头，把日子过成一缕清香。有
人来，欢迎；无人来，也照常开放。等秋风一起，花谢了，
香仍留在衣袖、书页、茶汤里，像一句旧话，偶尔想起，心
头一软。

于是，在每个被蝉声烤得发白的午后，我总爱去院中
站一站。看它不言不语，却将盛夏的喧嚣一层层削薄；看
它不争不抢，却把最澄澈的凉意交给人间。那一刻，我明
白：所谓风骨，不过是肯在最热的时候，守住最干净的香。

来年七月，茉莉还会开。风一起，香气便替我回答
——我在这里，清清凉凉，与岁月两不相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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